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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覺
得
，
五
個
出
句
很
妙
，
相
應
的
對
句
也
頗
佳
。
若
是
讓
我
挑
出
最
佳
一
個
對
句

，
我
因
不
善
品
聯
，
難
以
評
斷
，
只
能
說
出
自
己
最
喜
歡
的
一
句
：
﹁一
百
八
聲
鐘
響
，

一
呼
百
應
八
方
和
﹂
（
見
上
面
第
三
聯
）
。
﹁鐘
響
﹂
對
﹁花
開
﹂
；
﹁聲
﹂
對
﹁色
﹂

；
﹁一
百
八
﹂
對
﹁五
十
六
﹂
，
而
且
﹁一
﹂
﹁百
﹂
﹁八
﹂
拆
得
同
樣
出
彩
，
與
出
句

﹁五
﹂
﹁十
﹂
﹁六
﹂
緊
緊
相
扣
；
﹁八
方
和
﹂
對
﹁六
合
春
﹂
。
上
聯
的
寓
意
深
，
下

聯
的
﹁潛
台
詞
﹂
也
不
淺
。
上
聯
與
下
聯
並
在
一
起
，
象
徵
在
祖
國
春
天
大
花
園
裡
，
五

十
六
個
民
族
像
朵
朵
鮮
花
，
爭
奇
鬥
艷
，
新
春
鐘
聲
敲
響
後
，
東
西
南
北
中
，
萬
眾
一
心

，
圖
社
會
更
富
強
、
更
和
諧
。

對
對
子
不
易
，
而
精
彩
的
出
句
要
對
得
﹁嚴
絲
合
縫
﹂
，
那
就
更
難
。
在
中
國
楹
聯

史
上
，
不
乏
歷
經
千
百
年
仍
對
不
好
的
﹁怪
﹂
句
，
稍
後
再
舉
出
一
些
來
，
與
大
家
共
賞
。

徵
聯
﹁海
﹂
中
生
極
品

居
然
天
上
客

在
清
代
，
長
沙
有
個
名
店
叫
﹁天
然
居
﹂
，
在
其
大
門
兩
側
，
掛
着
一
副
楹
聯
：

客
上
天
然
居
，
居
然
天
上
客
（
出
句
）

僧
過
大
佛
寺
，
寺
佛
大
過
僧
（
對
句
）

上
聯
為
乾
隆
帝
所
出
，
下
聯
為
清
乾
隆
大
學
士
紀
曉
嵐
所
對
，
出
句
與
對
句
都
詞
雋

意
深
。
這
是
一
副
名
聯
，
堪
稱
徵
聯
中
極
品
。

此
聯
的
出
句
與
對
句
，
無
論
順
讀
，
還
是
倒
讀
，
整
個
句
子
一
模
一
樣
。
此
聯
種
稱

﹁迴
文
聯
﹂
，
又
稱
﹁迴
文
對
﹂
。

珍
妃
蘋
果
臉

光
緒
帝
與
珍
妃
曾
聯
袂
推
出
一
副
妙
聯
：

珍
妃
蘋
果
臉
（
出
句
）

瑞
士
葡
萄
牙
（
對
句
）上

聯
為
光
緒
帝
出
，
下
聯
為
珍
妃
所
對
。
珍
妃
長
得
豐
腴
，
光

緒
戲
稱
其
容
為
﹁蘋
果
臉
﹂
。
珍
妃
則
以
歐
洲
兩
個
國
名
相
對
，
帝

妃
二
人
受
西
洋
影
響
之
深
，
從
此
可
見
一
斑
。
從
聯
意
上
看
，
對
句

這
五
個
字
，
與
出
句
那
五
個
字
，
雖
毫
不
相
干
，
但
每
個
字
對
得
都

極
工
整
：
﹁瑞
﹂
﹁士
﹂
在
此
處
拆
開
，
分
別
作
意
解
，
﹁瑞
﹂
對

﹁珍
﹂
（
二
字
均
為
祥
語
）
，
﹁士
﹂
對
﹁妃
﹂
，
﹁葡
萄
﹂
對

﹁蘋
果
﹂
，
﹁牙
﹂
對
﹁臉
﹂
。P or tuga l

是
全
球
範
圍
內
最
先
崛

起
的
帝
國
，
其
名
的
漢
譯
叫
﹁葡
萄
牙
﹂
（
有
人
戲
拆
釋
為
﹁葡
萄

之
牙
﹂
、
﹁長
牙
的
葡
萄
﹂
）
，
實
在
是
莫
名
其
妙
！
不
過
，
正
是

這
一
﹁怪
﹂
譯
，
助
珍
妃
發
揮
其
文
學
才
華
一
臂
之
力
。

香
港
喜
看
《
龍
破
壁
》

香
港
回
歸
前
後
，
海
內
外
華
文
媒
體
曾
舉
行
過
幾
次
徵
聯
大
賽

。
有
一
出
句
為
：

大
筆
畫
龍
，
香
港
喜
看
《
龍
破
壁
》
（
出
句
）

對
句
徵
得
甚
多
，
評
審
團
評
出
最
佳
一
句

為
：

高
桐
引
鳳
，
神
州
酣
唱
《
鳳
還
巢
》
（
對

句
）

出
句
與
對
句
虛
實
相
間
，
巧
用
比
擬
。
神

州
大
地
龍
飛
鳳
舞
，
喜
慶
祖
國
寶
地
百
年
回
歸

，
熾
熱
之
情
躍
然
紙
上
。
出
句
與
對
句
均
以
巧

嵌
兩
個
劇
名
﹁壓
軸
﹂
，
餘
味
無
窮
，
妙
不
可

言
。

萬
家
都
樂

二
十
多
年
前
，
有
一
次
讀
報
，
看
到
廣
東
佛
山
燃
氣
具
廠
登
報

高
價
徵
聯
，
上
聯
為
：

萬
家
樂
用
萬
家
樂
，
萬
家
都
樂
（
出
句
）

這
次
徵
聯
的
目
的
，
是
為
幾
種
﹁萬
家
樂
﹂
牌
燃
器
具
做
廣
告

。
應
徵
件
不
計
其
數
，
但
無
一
入
選
。
上
聯
的
難
點
不
但
在
於
，

﹁萬
家
﹂
一
詞
以
及
﹁萬
﹂
﹁家
﹂
﹁樂
﹂
三
字
，
全
都
疊
用
三
次

，
而
且
，
﹁都
樂
﹂
二
字
既
是
詞
語
，
又
是
廣
西
柳
州
一
名
勝
。
據

報
載
，
半
年
過
後
，
一
名
叫
陳
懷
的
台
胞
寄
來
了
下
聯
，
評
審
團
見

後
拍
案
叫
絕
：

九
州
同
吟
九
州
同
，
九
州
大
同
（
對
句
）

在
此
對
句
中
，
撰
聯
人
巧
化
了
陸
游
《
示
兒
》
詩
第
二
句
﹁但

悲
不
見
九
州
同
﹂
。
下
聯
意
存
高
遠
、
對
仗
工
整
。
中
間
﹁九
州
同
﹂
三
字
，
乃
陸
放
翁

的
《
示
兒
》
這
一
詩
名
之
隱
指
，
以
此
對
﹁萬
家
樂
﹂
那
個
牌
子
。
﹁九
州
﹂
一
詞
以
及

﹁九
﹂
﹁州
﹂
﹁同
﹂
三
字
，
與
出
句
中
﹁萬
家
﹂
一
詞
以
及
﹁萬
﹂
﹁家
﹂
﹁樂
﹂
三

字
緊
扣
相
對
，
也
全
都
疊
用
三
次
。
更
有
絕
者
，
末
尾
的
﹁大
同
﹂
二
字
，
既
是
詞
語
，

又
是
山
西
一
名
城
，
用
來
對
廣
西
﹁都
樂
﹂
，
被
評
審
團
驚
呼
﹁天
衣
無
縫
﹂
。
最
為
難

能
可
貴
的
是
，
此
下
聯
出
自
一
位
台
胞
之
筆
，
他
要
通
過
這
一
佳
句
來
表
達
出
期
盼
﹁九

州
大
同
﹂
，
即
祖
國
統
一
之
心
聲
。
此
聯
乃
現
代
妙
聯
極
品
，
思
想
性
、
藝
術
性
都
很
高
。

三
星
白
蘭
地

上
面
這
則
廣
告
聯
，
讓
我
想
起
一
則
類
似
的
徵
聯
廣
告
。
出
聯
者
是
生
產
﹁三
星
白

蘭
地
﹂
酒
的
內
地
某
酒
廠
。
當
時
在
報
上
登
出
的
上
聯
為
：

五
月
黃
梅
天
（
出
句
）

一
時
間
，
全
國
聯
壇
高
手
各
逞
文
思
，
應
徵
不
斷
，
但
所
有
應
徵
聯
均
不
合
老
闆
心

意
。
據
報
載
，
數
月
後
一
妙
手
突
發
奇
想
，
對
出
：

三
星
白
蘭
地
（
對
句
）

﹁三
星
白
蘭
地
﹂
—
—
這
正
好
是
該
酒
廠
的
拳
頭
產
品
。
從
聯
意
上
看
，
﹁三
星
白

蘭
地
﹂
與
﹁五
月
黃
梅
天
﹂
，
雖
風
馬
牛
不
相
及
，
但
下
聯
這
五
個
字
，
與
上
聯
那
五
個

字
，
字
字
對
得
出
奇
地
工
整
、
貼
切
：
﹁三
﹂
對
﹁五
﹂
，
﹁星
﹂
對
﹁月
﹂
，
﹁白
﹂

對
﹁黃
﹂
，
﹁蘭
﹂
對
﹁梅
﹂
，
﹁地
﹂
對
﹁天
﹂
。
一
時
間
，
﹁請
喝
三
星
白
蘭
地
！

﹂
這
則
廣
告
詞
鋪
天
蓋
地
而
來
，
此
酒
因
而
賣
得
就
更
為
紅
火
，
讓
老
闆
﹁日
進
斗
金
﹂。

後
來
，
有
業
內
人
士
﹁爆
出
猛
料
﹂
說
：
﹁三
星
白
蘭
地
﹂
這
句
下
聯
，
是
酒
廠
老

闆
讓
﹁內
鬼
﹂
給
﹁對
﹂
出
來
的
，
其
心
計
之
精
，
從
此
可
見
一
斑
。
不
過
，
﹁內
鬼
﹂

一
說
，
並
無
﹁實
料
﹂
支
撐
。

（
四
之
二
）

《通緯‧孝經援神契》：
「清明後十五日，斗指辰，為穀

雨，三月中，言雨生百穀清淨明
潔也。」相傳軒轅黃帝時的左史
官倉頡曾把流傳於先民中的文字
加以搜集、整理和使用，並根據
日月形狀、鳥獸足印製造了文字

，因而感動玉帝降了一場 「穀子雨」，這大概就是二
十四節氣中 「穀雨」節的來歷吧。於是讀到了清‧鄭
板橋的《七言詩》： 「不風不雨正晴和，翠竹亭亭好
節柯。最愛晚涼佳客至，一壺新茗泡松蘿。幾枝新葉
蕭蕭竹，數筆橫皴淡淡山。正好清明連穀雨，一杯香
茗坐其間。」讀到了明代許次紓在《茶疏》中談到採
茶時節時說的： 「清明太早，立夏太遲，穀雨前後，
其時適中。」讀到了： 「詩寫梅花月，茶煎穀雨春」
。可見，茶和穀雨有着密不可分的關係。

穀雨茶也就是雨前茶，是穀雨時節採製的春茶，
又叫二春茶。此時的茶芽葉肥碩，色澤翠綠，葉質柔
軟，據說富含多種維生素和氨基酸，春茶鮮活，香氣
怡人。穀雨茶除了嫩芽外，還有一芽一嫩葉的 「旗槍
」或一芽兩嫩葉的 「雀舌」；與清明茶同為茶中佳品
。但雨前茶價格較經濟實惠，不比明前茶遜色，更受
人歡迎。傳說穀雨這天的茶喝了會清火，辟邪，明目
等。所以穀雨這天人們都會去茶山摘一些新茶回來喝
。現在有不少地方都會在穀雨前後舉辦採茶節，比較
有名的杭州龍井茶、黃山毛峰、黃山松蘿茶、新安源
有機茶……都是大家喜愛的名茶。

《群芳譜》曰： 「穀雨，穀得雨而生也。」穀雨
前後，天氣較暖，降雨量增加，有利於春作物播種生
長。於是讀到了宋代的蔡襄詩： 「布穀聲中雨滿犁，
催耕不獨野人知。荷鋤莫道春耘早，正是披蓑化犢時
。」讀到了陸游的詩： 「時令過清明，朝朝布穀鳴，
但令春促駕，那為國催耕，紅紫花枝盡，青黃麥穗成
。從今可無謂，傾耳舜弦聲。」讀到了兒歌中的：
「布穀公！布穀婆！割去麥，來栽禾，田裡冒水，河

裡栽禾。」於是便又想起了這樣的農諺： 「春雨貴如
油」、 「穀雨過三天，園裡看牡丹」、 「穀雨節到莫怠慢，抓緊栽種
葦藕芡。苞米下種穀雨天」、 「穀雨天，忙種煙」、 「清明高粱穀雨
花，立夏穀子小滿薯」……讀着這些農諺，眼前就呈現出一派欣欣向
榮的春耕農忙景象。穀雨是春季的最後一個節氣，也是開展多種活動
的季節。 「穀雨祭倉頡」，是自漢代以來流傳流傳於陝西一帶千年的
民間傳統。在西北地區，舊時，人們將穀雨的河水稱為 「桃花水」。
穀雨節人們以 「桃花水」（傳說以它洗浴，可消災避禍）洗浴，舉行
射獵、跳舞等活動慶祝。對於漁家而言，穀雨節流行祭海習俗。正像
俗話說的 「騎着穀雨上網場」。在江南，你在欣賞 「竹外桃花三兩枝
」的同時，還可以品嘗到 「蔞蒿滿地蘆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時」、
「桃花流水鱖魚肥」等詩中的鮮嫩蘆蒿、有毒卻鮮美無比的的河豚以

及肥美的鱖魚。
穀雨也流傳着動人的民間傳說。據李時珍說： 「杜鵑出蜀中，今

南方亦有之，裝如雀鷂，而色慘黑，赤口有小冠。春暮即啼，夜啼達
旦，鳴必向北，至夏尤甚，晝夜不止，其聲哀切。田家候之，以興農
事。惟食蟲蠹，不能為巢，居他巢生子，冬月則藏蟄。」民間 「望帝
春心託杜鵑」的故事、南宋詞人朱希真的詩句 「杜鵑叫得春歸去，吻
邊啼血苟猶存。」更是充分地反映杜鵑為催人 「布穀」而啼得口乾舌
苦，唇裂血出，認真負責的精神。此時，不光有藍天上杜鵑鳥 「布穀
布穀」催人忙農事，更有那漫山遍野的杜鵑花開得如火如荼。 「楊花
落盡子規啼」。穀雨 「布穀」，春種秋收。讓我們每一個人都能在春
天種下希望的種籽，在秋天收穫豐碩的果實。

領導嘛，一般是
習慣於被下屬請吃飯
的。如果有一天，領
導忽然請下屬吃飯，
又不說為什麼的時候
，你可就得好好掂量

掂量了──這頓飯怕是沒那麼好吃。
東晉末年，劉裕軍權在握，征戰經年

，攢足了取晉室而代之的資本。不過，當
時他領兵在外，無法周密地掌控朝廷，想
回都城建康，又苦於沒有皇命。於是，心
事重重的劉裕擺了個飯局，把手下臣子們
請來宴飲。席間，劉裕說，桓玄篡位後，
東晉的氣數已盡， 「我首唱大義，復興皇
室，南征北伐，平定四海，功成業著，隨
荷九錫」。如今我年歲已高，位極人臣，
可人世間最需要引以為戒的就是盛滿而衰
。所以，我想早一點奉還爵位，歸老京師
。這番話完全是言不由衷，可大夥兒都想
當然地以為老人家幹了一輩子革命，累了
，想歇歇了，於是紛紛溜鬚拍馬，一味歌
功頌德。一直到天黑散席，硬是沒人聽出
他的弦外之音。只有傅亮一人，在往回走
的路上，一琢磨，領導怎會無緣無故請吃
飯呢？就為了跟大夥兒說他要交出兵權回
家養老嗎？不對，一定另有玄機！再一琢
磨，明白了，於是趕緊回去叩門請見。見
到劉裕後，傅亮並不多話，只說： 「臣暫
宜還都。」劉裕一聽，得，這小子總算明
白了。辭別劉裕後，傅亮立刻趕回都城。
不久，劉裕便接到回京入輔的詔書。不用
說，傅亮悟出了劉裕想改朝換代的心思，
回京後肯定上上下下做了不少工作，結果

幫助劉裕名正言順地回到朝中。（《宋書．傅亮傳》）
這件事說明領導莫名其妙地請吃飯，很可能是遇到什

麼不好說出口的難事兒了，所以做下屬的千萬別只顧着
「埋頭苦幹」，還應該好好揣摩揣摩領導的意思，幫領導

分憂。不過劉裕說話過於隱晦，因此這頓飯差點兒白請。
相比較而言，靠黃袍加身當上皇帝的趙匡胤則要坦誠

得多。北宋建國後，幫趙匡胤登上皇位的那些將領們兵權
在握，個個牛氣十足，這讓趙匡胤很是不踏實。苦思冥想
了很久，趙匡胤終於想出一招──請大夥兒吃飯。吃着吃
着，趙匡胤說： 「我非爾曹不及此，然吾為天子，殊不若
為節度使之樂，吾終夕未嘗安枕而臥。」這句話像是在打
啞謎，怎麼當上皇帝還悶悶不樂，天天睡不着覺呢？大將
石守信等都沒聽明白，以為皇上在懷疑自己的忠誠，說：
「今天命已定，誰復敢有異心，陛下何為出此言耶？」趙

匡胤乾脆點破，說： 「人孰不欲富貴，一旦有以黃袍加汝
之身，雖欲不為，其可得乎？」這下子大夥兒都聽明白了
，敢情趙皇帝是在擔心大家手握重兵，沒準也會上演黃袍
加身的篡位大戲呢。嚇得大夥兒汗出如漿，趕緊磕頭如搗
蒜，說： 「臣愚不及此，惟陛下哀矜之。」意思是說：臣
等都是愚笨之人，沒想到這一層，陛下您給指條出路吧。
於是，趙匡胤索性打開窗戶說亮話： 「人生駒過隙爾，不
如多積金、市田宅以遺子孫，歌兒舞女以終天年。君臣之
間無所猜嫌，不亦善乎？」結果，第二天早朝，石守信等人
都紛紛遞上奏摺，稱自己年老多病，請求解除兵權。趙匡
胤一一照准，每人賞賜大筆財物。（《宋史．石守信傳》）

這就是歷史上有名的 「杯酒釋兵權」的故事。這事兒
之所以做得漂亮，幹得利落，還得說是虧了趙匡胤把話說
透，沒有遮遮掩掩。這也提醒領導們，做事也要替下屬們
考慮考慮，想要下屬們做什麼的時候，光是請吃飯是不夠
的，還應該坦誠相見，別藏得太深，讓大夥兒猜謎語費思
量。畢竟，像傅亮那樣冰雪聰明、善解人意的人並不多。

朋友相聚，品佳餚而嘗美酒，
半醺之際，把盞暢談，人情世態，
社會新聞，他人之際遇，一己之憂
歡盡入話題，雅則有情，俗也有趣
，而傾心吐膽之語，多出於席間。
赴此類宴會，的確是生活中一大樂

事。然而有一種宴會則讓人赴之如上戰場或罹災難。
赴宴者素不相識，只是為了一個共同的目標──

喝酒，走到一起來的，大家別說有何肺腑之言可談，
就是說上兩句客套話都得搜一番腸，刮一番肚。然而
，語言無味酒有味，滿桌令人看了流涎的佳餚和嗅之
醺然的美酒，已足以使大家精神亢奮，急得胃裡能伸
出手來，誰還願為那無意義的交談搜腸刮肚嘔心瀝血
？因此宴會的形式多是開門見山，直奔主題。祝酒辭

免了，相互介紹的程序也嫌多餘，眾賓客只待主人一
個 「喝」字出口，便飛箸舉觴，共享口福。如果大家
都是和平共處，各人自顧杯中酒，不管他人喝不喝，
那局面倒也能保持安定團結。但大家都不是孔丘的門
徒，怎能耐得住這種 「食不語」的寂寞？三杯酒落肚
，勢必要追求一種宴會應有的熱鬧氣氛，於是拚酒鬥
拳的戰鬥隨之爆發。

這樣的戰鬥一旦拉開序幕，酒桌上立刻變得劍拔
弩張，殺機四伏。

大凡酒場宿將，多有好勇鬥狠的豪氣，動輒便要
與人一決雌雄。若是將遇良才，旗鼓相當，那便 「酒
逢對手千杯少」，常常是殺得飛沙走石，天昏地暗，
從正午直殺到紅日西沉，不分勝負，決不鳴金收兵。
那種拚死搏殺的場面。真是悲壯而又慘烈。既是戰鬥

， 「犧牲」也就在所難免。若是眾賓客公開分成陣營
，兩軍對壘，兵來將擋，水來土掩，衝鋒陷陣者倒也
有後盾可依，而勝負雙方互有 「傷亡」，也可使 「罹
難」者心理上得到一種平衡。若是一旦出現圍獵的場
面，其結果大多慘不忍睹。氣貫長虹如常山趙子龍，
於十萬曹兵中往返衝殺，如入無人之境者固然也有，
但頗罕見；多半是雖稱雄一時，但最終卻因寡不敵眾
而喝得面無人色，口吐葷腥，當場癱倒，落得個豎着
進來，橫着出去的下場。而圍獵者卻因此獲得一種拚
搏的快感與勝利的滿足。

而今我雖已告別 「酒壇」多年，但一想起當年那
出生入死的玩命場面，仍如噩夢方醒，心有餘悸──
當年未死於乙醇中毒，真是萬幸！

二○一○年四月二十日，這
也是一個同樣值得記住的日子，
這一天是世博會開始試運行。盼
望已久的觀眾懷着先睹為快的心
情，在試運行的六場裡，累計達
上百萬人前去參觀。走進偌大的

園區，好像走進了一個新建城市，令人興奮讚嘆。有
一副對聯道出了世博會的雄姿風采： 「珠聯玉串，此
軸（指世博軸）真長，連接五洲四海；棋布星羅，展
園好大，包容萬國千邦」。

或許尚有人還不知道，早在一百年前就有一位上
海作家陸士諤預見到將會在上海舉行精彩的世博會：
「見一座很大的鐵橋，跨着浦江，直築到對岸浦東

。……開辦萬國博覽會，為了上海沒處可以建築會場
，特在浦東闢地造屋。那時，上海人因往來不便，才
提議建造這橋的。現在，浦東地方已興旺得與上海差
不多了。」 （《新中國》第三回）一九一○年陸士諤
在小說裡還預言：黃浦江底將修築隧道，跑馬廳旁將
建造劇場，陸家嘴將設立金融中心……因此，有網友
驚奇地認為他是從百年後的今天穿越回去的，這不無
道理。正因如此，將《新中國》有定位為幻想小說的
，有定位為科幻小說的，有定位為理想小說的，我認

為將它定位為 「中國首部科學預言小說」最為貼切。
讓我們了解一下陸士諤其人。陸士諤（一八七七

─一九四四）上海朱家角鎮人。早年拜名醫唐純齋為
師學習五年，後赴上海市區行醫。他喜讀小說，且嘗
試撰寫，並獲得成功。於是擱置懸壺之業，改以創作
小說為生。他一生著有譴責小說、歷史小說、科幻小
說、武俠小說、言情小說、黑幕小說、滑稽小說、文
言小說等百餘部，其中以長篇小說《血滴子》流傳甚
廣。而我卻認為，應以《新中國》為其代表作，因為
它是我國首部科學預言小說。有人寫了這樣一首詩讚
頌他： 「君乃雲間第一人，預言百載後成真。我今斟
滿杯中酒，只祭鄉紳不祭神。」 （姚國儀：《贈陸士
諤》）

作為一部著名的小說，《新中國》有如下幾個特
點：首先，它既是一部科學預言小說，就會有前衛性
和實現的極大可能性，用陸士諤的話來說，就是 「到
那時，真有這景象也未可知」。已經實現的上面已經
列舉，尚未實現的有供普通百姓乘坐的飛車和可以在
水面自由行走的水行鞋等五項，這五項尚需人們繼續
探索方能實現。但是竊以為作家在《新中國》這部小
說中對文明程度、道德操守和創新活力的預言卻更為
重要。同時，這也充分顯示了作為一個中國人的光榮

感和自豪感。例如：車中讓座（《新中國》新版第十
八頁）、平和廉讓（同書第三十二頁）、放利讓人
（同書第二十七頁）、發明新器、心性靈巧（同書第
三十一頁）等。

其次，這部小說共十二回，情節比較豐富，涉及
的領域比較廣泛，諸如在科技、交通、建築、醫學、
工業、教育、商業、貿易、文化等領域有許多幻想，
尤其在政治、經濟、軍事等重大方面展現了一個正在
崛起的大國形象，讀後令人歡欣鼓舞。作家之所以這
樣立論，是基於他堅信事在人為： 「天下事，本沒什
麼一定，都是人自己做出來的」 。他認為中國人有着
合乎規範的做人準則： 「我國人創業，純是利群主義
。福則同福，禍則同禍。」 「哪一個只圖私利，不顧
公益，社會就要鄙薄他，不把他當作人類。」 我認為
有了這兩點，還有什麼事情不可以做到且做好它呢？

再次，這部小說以 「一場春夢」來結構小說，時
間是宣統二年（一九一○年）正月初一。俗話說，日
有所思，夜有所夢。作者做這樣的 「春夢」實際上是
「痴心夢想久了，所以才做這奇夢」，它活脫脫地勾

勒了一幅鼎盛中華，富庶百姓，獨立自主，繁榮進步
的新中國藍圖。有家報紙稱讚這本書真了不起，因為
「他是在中國處於歷史積弱谷底的時候做出這樣預言

的，這需要多麼大的勇氣」 啊！（二○○九年十月一
日《歐洲時報》）。

古調本自愛，今人喜新彈。《新中國》預言了中
國上海世博會，同樣，中國上海世博會又讓《新中國
》容光煥發，青春永駐，廣為傳揚。近期該書先後有
兩個版本問世，和它剛出版時反響平平不可同日而語
。從這個意義上來說，陸士諤若九泉有知，也真得好
好地感謝中國二○一○上海世博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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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毛
澤
東
，
特
地
到
德

化
街
﹁老
蔡
記
﹂
品
嘗
蒸
餃
。
那
天
在
鄰
座
就
餐
的
一
個
小
男
孩
認
出
了
他

，
忙
對
媽
媽
說
﹁你
看
—
—
毛
主
席
！
﹂
媽
媽
以
為
孩
子
胡
說
，
扭
頭
一
看

，
驚
喜
道
：
﹁啊
喲
，
真
是
毛
主
席
！
﹂
母
子
倆
趕
緊
上
前
向
主
席
問
好
，

毛
澤
東
高
興
地
抱
起
孩
子
對
陪
同
者
道
﹁我
們
和
小
朋
友
一
道
吃
蒸
餃
吧
！

﹂
小
男
孩
在
毛
的
懷
裡
歡
叫
：
﹁毛
主
席
跟
俺
一
塊
吃
蒸
餃
嘍
！
﹂
餐
廳
立

即
擠
滿
了
人
，
毛
澤
東
頻
頻
向
大
家
問
好
，
店
堂
裡
瀰
漫
一
片
祥
和
熱
烈
的

氣
氛
。

徵聯奇葩放異彩 李景賢

穀
雨

汪

蘋

《新中國》與世博會
葛乃福

野
蠻
的
宴
飲

梅
桑
榆

蔡記蒸餃 馬 佳

劉
裕
的
飯
局

盧
荻
秋

二〇一一年四月二十日 星期三

風
信
子

（
網
上
圖
片
）


